
刘老板说：“姚姐，你是为房子
的事儿吧？”姚水芹说：“曾经是的，
现在不是了。”

刘老板叹了一口气，说：“你是
个好女人。”刘老板尽管喜欢她，但
是这个外表软弱、内心强硬的女人
让他不敢轻举妄动。刘老板说，我一
个月再给你加一百元薪水，没有其他
意思。姚水芹想都没想，说，可以。

赵伟峰的小屋白天是空的，
他们都出去做活了，现在晚上也是
空的，姚水芹总是到很晚才回来。
赵伟峰等她，不管多晚都在路口
等，见了面却又都不说话，姚水芹
仍然不肯和他多说话。赵伟峰这
样等了一阵子，就不再等了。他出
去喝酒了。赵伟峰每天带回满屋
子的酒气，他喝酒和不喝酒绝对不
像一个人。喝完酒就是个流氓，赤
裸着膀子去冲凉，撒尿的时候门都
不关，说起话来脏字不离口。姚水
芹倒还真不怕这个，她怕他温柔。
她冷冷地看着他，任他胡作非为，
既不招他惹他，又不声不响地干自
己的事情，像没看见这个人一样。

有一天晚上，姚水芹已经睡
下了，听见赵伟峰又喝醉了回来，
在洗手间吐了半天就没动静了。

姚水芹怕他出问题，爬起来看看，
发现他趴在马桶上睡着了。那一
刻，姚水芹的心剧烈地疼起来，她
想起了他的好，同时也为他担忧，
其实她这些天心一直都在揪着。
他这样喝酒胡闹，挣的钱糟蹋完都
不够。他的身体会垮掉，他的工作
也会丢掉。再这样下去，他真的会
堕落成坏人。

姚水芹明白，她其实完全没有
必要替这样一个不相干的人担心，
但是她管不了自己。曾经，赵伟峰
是一个多么干净整齐的男人啊！
大家都尊重他。他那样耐心地指
导姚水芹做活，他借房子给她住，
为她一个单身在外的女人担心，怕
她晚上下班太晚遭遇危险……他
对她好，她长这么大都没有人对她
这么好过。他是因为她姚水芹才
变成这样吗？我姚水芹怎么可以
不负责任地一走了之？

姚水芹因为长期受着这样的煎
熬，几乎从来没有睡好过。那天中
午做完了活儿，就在刘老板家的客
厅里眯了一会儿。老板和老板娘都
出去应酬了，一般情况下他们不会
回来。她觉得热，就把上衣的扣子
打开躺在沙发上。刘老板是什么时

候回来的她根本不知道。他抱住了
她。姚水芹抵挡了一会儿，就任他
去了，那时她心里一片空白。

老板娘就是这时进了屋子。她
打开门，丝毫没有犹豫，抓起一个花
瓶就砸过来。花瓶把姚水芹的头砸
出一个大血包，落地之后粉碎了。

恶骂声骤然而至，像暴风骤雨。
看姚水芹没有告饶，老板娘又

抓起一个水晶烟缸。幸亏她的胳
膊及时被老板抱住，厚实的烟缸在
姚水芹的脚下落地，竟然没有碎。
若是砸在头上，后果可想而知。

老板娘气不打一处来，挣扎着
再次去找东西，又被老板抱住了。

刘老板说：“还不起来快跑！”
姚水芹说：“把工钱给我结了，

你们还欠我工钱！”
刘老板看着她，央求道：“你快

走吧，钱我保证交给你公司！”
“这呢？”姚水芹指着自己头上

的血包，“不算工伤吗？”
老板和老板娘看着这个不卑不

亢的女人一下子呆住了。老板娘知
道碰上了不好惹的茬儿，再闹下去
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就骂骂咧咧
地上楼了。刘老板拿出一沓钱放在
桌子上，不知所措地看着姚水芹。

姚水芹说：“别以为我会讹你们，
我只要属于自己的。”她拿起钱数了
900元，把剩下的又扔在桌子上。

姚水芹并没有自己出去租房
子，她打消了出去租房的念头。她
想 ，反正我就这样子了，找不找房
子出去住有什么意义呢？再给我一
个什么房子，我也回不到过去了。

姚水芹打电话给丈夫，她明
确无误地告诉他要和他离婚。

她丈夫说：“你是不是外面有
人了？”

姚水芹说：“你说有就有吧！
反正这婚是离定了！”

她丈夫说：“家里土地已经全
部被政府征用了，村民都搬进了政
府给建的新小区，住上了楼房。日
子过好了，你还是回来吧。”

姚水芹的心剧烈地疼痛了一
下，她再次肯定地说：“离了吧，是
我没福气。”

她丈夫口气像是在求她：“我
怎么给老人和孩子交代呢？”

姚水芹说：“你把我说好不容
易，把我说坏还是什么难事儿吗？”

姚水芹的丈夫什么都没再
说，他同意了离婚。其实，他对于
和姚水芹的这桩婚姻，也说不上有
多么舍不得。当初娶个媳妇也是
过日子，媳妇不想过了，他无计可
施。都说他娶的媳妇长得好，他也
没认真看过。离了婚，他连她的模
样都想不清楚了。

姚水芹和丈夫离婚后松了一
口气，她觉得分开来，再也不用背
着沉重的负罪感生活了。往后，混

死混活都是她一个人的事儿了。
她每个月给女儿寄200块钱，前夫
都原封不动地退回来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姚水芹发现
自己怀孕了。她皮实，也没有多大
反应，只管忙工作，忘记自己已经好
久没来例假了，到医院检查才知道
怀孕了。都三个多月了，医院不给
打胎，说月份大了只能做引产。她
这么一个失去了家，一无所有的离
婚女人，该怎么办呢？娘家也是回
不去了，就算她不怕自己丢脸，爹妈
怎么在村里做人？她就是个卖力气
的，孩子能生下来吗？往后带个私
生子在城市里生活，她有多大能耐？

那一天，姚水芹在海边坐了
一夜。之前她给赵伟峰留了个字
条，委托他把她这几年攒的钱送回
去交给她女儿，并没有说自己怀孕
的事儿。天快亮的时候，赵伟峰找
见了她。他也是一夜没睡。

姚水芹和赵伟峰结婚了，七
个月后生下了他们的儿子。

姚水芹和赵伟峰结婚后，生
活过得很是顺遂。他们白天做工，
晚上牵着手出去散步。休息日，他
们也像城里人一样去爬莲花山。
他们像两条流浪的鱼，在这个城市

里相遇、相知、相爱。他们的生活
才刚刚开始，好日子还在后头。姚
水芹觉得一直到她和赵伟峰结婚
后，才终于知道了什么是爱情。

姚水芹把她的故事给我说了
整整一天，我终于明白了她为什么
要向我透露这一切。她现在在他
乡，本可以忘记过去，隐瞒历史。
她那一天流的泪水，足足可以洗涤
她的一切。她恳求我道，她和泥鳅
现在日子过得这样好，但是十几年
来没有一天不想念女儿。她和赵
伟峰结婚的第二年，又生了个女
儿。条件渐渐好了起来，对孩子父
疼母爱地捧在手心里，越是这样她
越是觉得对不起燕子。她给前夫，
也就是我的表哥写了无数封信，都
石沉大海，他一个字儿都没回过。
姚水芹知道我小时候被二姨抱养
的事情，知道他们听我的。她说她
和泥鳅商量好了，想把燕子接到深
圳念书，毕竟他们能给她最好的条
件。她要是愿意出国留学，他们也
会送她出去。若是将来毕了业她
愿意回河南，报答自己的父亲和爷
爷奶奶，她也尊重她的选
择，毕竟她是奶奶一手带
大的。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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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大连作家刘长富的长篇纪实文学
力作《铁血旅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
为一部全新视角的纪实文学作品，《铁血旅
顺》全书 30多万字，紧紧围绕军事要塞的发
展变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利器，抽丝剥茧、
条分缕析，从地形地理、历史沿革、世界格局
等多个角度，系统梳理了旅顺的前世今生，深
刻揭示了千百年以来，旅顺重要的战略意义，
她的沧桑与辉煌，她的抗争与不屈。尤其是
自明清代以来，在西方列强不断入侵的过程
中，中华民族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作为北方
海上要塞，曾经固若金汤的旅顺，却因晚清政
府的昏庸无能和丧权辱国而跌落至谷底。而

与此同时，一代又一代的旅顺人民，也曾为保
卫家园和民族崛起而流血牺牲。这些铁与血
的历程，很长时间以来，却因历史的动荡而被
埋没、被误读。《铁血旅顺》抱以寰球视角，重
新审视了世界格局，重新书写了“半部中国近
代史”，重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国家记忆，倾
情讴歌了中华民族在黑暗中寻求光明的不屈
的精神。

《铁血旅顺》以地方志的形式，生动记录
并再现了旅顺一个多世纪的兴衰变迁，其史
料翔实、主题突出、内容丰富、思想深刻、笔触
凝重、情感真挚，补足了辽宁甚至是东北地域
史的短板。

♣ 王 蔚

《铁血旅顺》：以旅顺变迁书写“半部中国近代史”
新书架

我常常笑着对娘说，他大姨他二姨
都是我姨。我娘听了，摇摇头，说，你大
姨二姨哪都好，就是天生属鸡，在一起
就争吵，不在一起又挂念。吵起来时，
你大姨的脸气得似雪，你二姨的脸涨得
像关公。

接着，娘又会笑着说，这两冤家啊，
恐怕一辈子也分不出个胜负来。

我二姨和二姨父是我们县单位里
的干部，亲戚们求他们的多。他们的儿
子是名牌大学毕业，在北京工作在北京
安家。我大姨和大姨父，是我们县办工
厂的普通员工，他们的儿子高中念完
后，直接进那家工厂就业了。

在我心里，早就判定二姨胜。在日
常生活中也是这样，一直以来，二姨对
大姨摆出的就是一个胜利者姿态，她的
得意之情，就像春天里的笋吱吱往上
蹿。我二姨总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人活着图个啥？不就是一个名声，孩子
出息了，做父母的才称职，才不枉来人
世一遭哩。

而我大姨呢？也从没低过头，照例
是一副战斗姿态相迎。她总扭头撇嘴，
哼，富贵天注定，平安最难得。谁胜谁
负出，只有天知道。

渐渐地，我们年轻一辈都成家立

业，大多分散在不同的城市里。姨们也
都老了。这天，我和娘通电话，娘在电
话里说着说着就把话题转移到二姨身
上。娘说二姨病了，在医院住了好些日
子。我知道二姨父身体向来不好，他自
己一直都需要人照顾，就更别谈去照顾
二姨了，二姨的儿子远在北京忙于工
作，那谁去照顾二姨呢？娘说，是你大
姨呀。

春节将至，二姨家的儿子在北京不
回老家，我幸运地拖家带口回老家休春
节假。刚进门，看见大姨二姨和一群亲
戚正等我开席吃饭。好几年没见，我发
现大姨和二姨跟之前不大一样了。我
悄悄问娘，大姨二姨咋变了？娘笑着
说，有吗？她们还不是那两个人啊。

酒桌上，二姨端起一杯葡萄酒，说，
大姐这几年辛苦了，帮了我们不少忙，
没有她，没有她们一家子，我上次不知

道能不能挨过来呢。说这番话的二姨，
已经没了吱吱往外直冒的得意之情，显
得是异常真诚。

得了吧！大姨的眼睛轮了几轮，仍
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首先声明，我
可不是只为帮你啊，我是闲着无聊，活
动活动身子骨，免得运动少了生病，那
可不划算，我为我自己呢！

娘站起来对大姨说，不管怎样，也
算是你的大功劳。真的，大姐大姐夫，
还有姨侄，帮了咱亲戚们不少，近亲近
邻才能解真渴呀。

大姨红了脸，语调陡然低下来。谁
叫咱们是姊妹亲人，骨肉相连呐。再说
咱也没多大能耐，在这小城里讨生活，
亲人们在经济方面指望不上咱，但能帮
衬帮衬大家，是理所应当的嘛。

接下来的家长里短，我知道了大
姨一家，特别是他们在工厂里干技术

活的儿子，为咱们这个家族做了不少
事情。但逢谁家换个电灯，换根水管，
拆个物什啥的，随叫随到，这些是他的
拿手好戏。

二姨拉过姨外甥的手，递给他一个
红包，说，这个红包，一定要收下，是姨
的一点心意。

大姨见了，连声说，不能收，妹妹，
一家人这样就生疏了，孩子帮大家做点
事，是应该的。

大姨两口子的退休金不高，儿子的
收入也一般，大家都知道。有人劝道，
收下吧，一个红包也没其他意思，一份
心意罢了。今后，亲戚们都要沾你们一
家的光呢。

大姨说，以前咱家收入不高，但现
在已经可以了，日子过得去。大姨又伸
手将二姨手里的红包接过，再塞在二姨
的手里，说，妹妹，别担心我们了，孩子
通过自学，会安装煤气管道、下水管道，
也拿到证书，他现在与朋友一起拉起了
工程队，开始接工程做，我家以后的日
子会越来越好的。以后，我们姐们多聚
聚，这才是姐最大的愿望。

看着大姨十分满足的样子，二姨
不由发自肺腑地说，姐，真的为你感到
开心。

灯下漫笔

♣姚永刚

乡村的化石

♣ 王 锋

知味

淡墨秋山诗帖淡墨秋山诗帖（（书法书法）） 王永彦王永彦

故乡酱香
♣ 王永清

人生讲义

敬惜生命
♣ 张富国

五十岁已过三年，屈指
一算，若能活到八十岁，也
只有二十几年的时间来留
恋这个世界。年轻时，一切
计划最终都交付睡眠，希望
美梦可以解决一切；如今，
睡眠倒成了奢侈品。不约
而至的失眠，看似拿黑夜来
弥补白天浪费掉的时间，却
是糟践身体，这简直就是一
种罪过。

现在想来，年轻的犀利，
是一览无遗的缺点和昭然若
揭的弱点。如今，岁月的打
磨洗刷，年轮的繁复书刻，早
给体肤铺满伤疤，哪里还有
柔嫩的敏感？自己词典里的
睡不着、敏感之类的词语，早
已换成逆来顺受、老骥伏枥。

工作的时候，做不完的
事，我常常劝自己：工作是未
来保命的唯一储蓄。只有工
作，才能养活自己；只有工
作，才能在残喘时让人给自
己插上吸氧管。能多做，尽
量多做一些；能周全的，尽量
多考虑周全些，不给同事添
麻烦、留遗憾。以往严格的
戾气，一下子少了很多；与人
方便、少给人添堵的想法，倒
多了起来。

扪心自问，走过的路，
跨过的河，干过的事，哪个
是属于自己的？恰恰是这
些不属于我们的人和物，却
积 聚 成 个 人 的 情 感 和 经
验。像交朋友，大家看重的
是情分，相互埋怨的时候少
了，够意思的朋友就多交
往，不够意思的朋友就随心
所愿。小时候的玩伴，聚会
越来越多，不问现在如何未
来如何，只谈过往可笑、可
气、可恨之事，完了或开怀
大笑，或凄涕连连。只叙真
情，不谈假意，本来，真的就
是真的，别用技巧。

到了这个年纪，也常常
会对花花草草、小鱼小虾产
生莫名的兴趣。每天不时地
摆弄它们，倒成了生命中的
一部分。以道制欲则乐而不
惑，以欲制道则惑而不乐，看
来养心护体、不急不躁做个
好人才是上策。比如擦拭自
己的小玩意儿，摆弄自己种
的花草，逗一下自己养的小
动物，或者拍自己喜欢的所
有美好的东西，总觉得那是
一种闲不下来的休息。每每
做完这些，总会如释重负。

有人说，你要么选择努
力工作，要么去享受生活，我
不敢苟同。以我个人的阅
历，人过五十岁，就像老汤熬
得没有火气了，背叛、欺骗的
愤怒和伤感不断地重洗，再
重洗，只剩下无能为力的清
醒。这个世界，只能用心去
享受、理解和宽容。因为，美
好的历历在目；未知的洋洋
洒洒；拥有的生机勃勃，那么
多的留恋，何必自寻无趣？
学习是存在，工作是存在，生
活也是存在。真的，这个世
界，除了让你辛劳的之外，别
忘了，还有让你享受的！

做一件事，不为成功，只
管自己好好做；爱一样物，不
为占有，只管自己好好爱。
享受内心的这份纯粹，或许，
这就叫敬惜生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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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姨的春天

瘦榆荫高台，土墙覆黛瓦，不知是谁家。
背依南太行，面朝古济水。这座绿

色深处的村落，与色调明亮的高楼比邻，
有点孤寂、弱小和落寞。河畔基建的机
器轰鸣里，难得这方小天地静默遗世。
石子小路绵延村外，歪歪扭扭的新鲜车
辙，似乎在提醒着什么。一条小花狗，把
尾巴摇得十分欢快。或许，它在用友好
友善证明自己堪当向导。事实亦是如
此，而且是唯一的向导。

跟着它，很舒心地就走进这个村落里。
路断处，柴隐墙。柴是干枯桑木，有

长有短，黑潮发了霉。墙是泥浆土墙，逐
层叠加，夯筑得结结实实。拉开树枝篱
笆小矮门，踩着碎杂砖块，趟过没膝蒿
草，即入寻常人家。

——太寻常不过了。高桐几棵，一
屋成院。屋是条石为基，黄土为墙，单扇
薄木门大开，麻袋做门帘，缠在门头上。
没有厢房，东窗下，石棉瓦搭建的简易小
棚，便是厨房。里面，黄泥黑锅头，塌陷
了半边，毫无烟火之气。

意料之中的无人。整个院里，唯一
的生气是屋里圈养的几只麻鸡，闻声而
动，咯咯咯地怯叫，惊飞了蒿草间的彩
蝶。蜜蜂嗡嗡地叫，院里越发沉静。

初夏的斜阳，穿透林间，扫过村子的
角角落落。余晖里，那些土墙灰瓦，仿佛
从褪了颜色的油画里走出来，本本真真，
有着暖心的纯粹的素净。或许是清风有
意拂来，抑或是鸟雀无心遗撒，一些草籽
就在肥厚的灰瓦间扎根发芽。瓦片大多

残缺，或仰或覆，密密挨挨的。这些沟槽
瓦楞，在坡度起起伏伏的屋顶恣肆排列出
续断的五线谱。从瓦间冒出的星星草、瓦
松，还有苔藓，便是音节之间的休止符，让
木檐翘起的屋面也有了音律之美。檐头
的圆圆瓦当上，纹饰粗犷，依稀可见。那
些云头纹、几何纹和动物纹里，蕴含着破
解古风的密码。那是村落的文脉。

一条巷道，狭窄弯曲，是村里唯一的
主干道。起起伏伏地走，便走进了村落
的故事里。这条碎石土路，走过了几十
代荷锄戴月而归的农人。耕读传家，也
走出了多少个家族的荣耀。踏着勤劳者
留下的足迹，心里分外踏实。被风尘剥
蚀得残破不堪的土墙上，伸出些许麦秸
碎屑，倔强的姿态，传递着先人耕种的力
道和不屈的禀性。拔，怎么也拔不出
来。再用力，“啪”，直直就断了。

巷道尽头，柴门半开。近前，才发现
内里四围还有三道栅栏木门。每道门
里，都关起一个家族的兴衰成败。木门
均十分矮小，跨步可越，显然，不是用来
防盗的。如此简单单纯，或如这里曾经
兴旺的人丁，纯粹得毫无戒心。鸡犬相
闻的平凡日子里，诸多俗事再羁身绊心，
也被他们一概视风若云，轻淡而过。牛
槽、石磙、瓦罐，残破不堪，散落在房基山
墙下。三个废弃的塑料桶和一个大铁
盆，依次排开，装着满满的水，水漾到地
面。顺着未干的水痕，就进入了一个窑
院里。两孔窑，一座小平房，远远就能看
到窑洞里空空。一对老年夫妇在院子里

给蔬菜浇水。那是个自垦菜园，不大，也
就三五畦。细枝杈架间，挂着嫩嫩的黄
瓜和长长的豆角。或许平日里多有外人
来，见到有人贸然造访，他们似乎并不感
到意外。简单寒暄后，老爷子摘来黄瓜
和红番茄，大大方方地让尝尝鲜。“没打
药，无公害，不用洗就能吃。黄瓜可脆可
新鲜了，不信你尝尝，你尝尝。”稍顿，他又
补充道，“随便吃，不要钱。”他的“不要钱”
把人给逗乐了。他的爱人，一个瘦小的
农妇，来来回回穿梭在藤架间，一瓢一瓢
地给辣椒浇水，收获的喜悦让她春风满
面。看来，劳动是快乐的催化剂。虽然
年纪大了，但是她身形灵巧，手脚麻利，
干净利落。问及年龄，她朗声回应：“72
了，比他还大两岁。”言语里很有点自豪
和傲娇。哦，男小女大，再看他，似乎很
不好意思了。老人说，村子小，是个小自
然村，原来也就五六十口人，村里房屋和
窑洞，加起来大概也就30座。前两年新
农村建设，镇里实行易地搬迁，按照旧房
折价，统一给置换了新房，就在林外不
远。而且引导村里利用资源优势，搞林
下养殖。渐渐地，老院也就荒废了。后
来，他们就在老宅院里辟出小菜园，种些
应季小蔬菜。老人说话铿锵有力，方言
十分接地气，一如他的穿着。不过，从他
和老伴穿的运动鞋侧面那醒目的白色大
对号标识上，我看出他们并不差钱。

这个烙着年代印记的村落，在城乡
一体化一日紧过一日的节奏里能完完整
整保存下来，何其幸甚！

我离开的时候，老夫妇执意送到三道
门口，而且黄瓜豆角等时鲜菜蔬装了一大
兜相送，任我怎么付钱，硬是拒绝。推辞
再三，他们反而不高兴了。慷慨馈赠留余
香的愉悦，洋溢在脸庞纵横的皱纹间。微
眯的眼神里，似乎有着某种意义的期待。
我知道，那是乡下人发自内心的实诚和厚
道。如此淳朴，支撑起的，还有庄户人家
格外看重格外珍惜的颜面。

老夫妇的热忱，让我想起豫东平原
老家的乡邻们。但凡家里来客，无论关
系疏密，一概可着劲地款待。即便是陌
生人上门，也是管饱管够。乡邻之间的
情谊，更是院墙和地畦无法阻挡的。勤
劳的耕耘者，有着土地一样的慷慨和无
私。这种天然自带的禀赋，汇聚成好爽
正直的乡情，醇浓，让人一醉不易醒。

是的，实诚，是做人的底色，是坦荡
走天下的通行证。这个村落，因了他们
而拥有丰盈且充满生机的灵魂。

回望，那条小花狗，呆呆地站在他们
身旁，一直在欢快地摇着尾巴。村口路
旁那棵高大的古槐，如同盼儿归乡的老
父，任骄阳晒焦肌肤，任寒冰挂满枝头，
依然初心不改，在长久地等待。

久违故园的你，尚可知否？
古济水的支流沁河在这里入口，村

落便得了一个与沁水有关的村名——古
河。它的历史，一定很久远，而且衍生有
很多瑰丽的传说。

古旧村落，是沉睡的化石，封藏着乡
村振兴的基因，只等着你去唤醒、激活。

俗话说“穷人一缸酱，富人一本账”。记
得小时候物质条件贫乏，每年一入伏，家家
户户都要晒上一坛酱，以备蔬菜接不上季
节。酱是贫穷岁月里少不了的“口粮”。

晒酱要选好料，母亲将黄豆倒入簸箕
里，再将簸箕倾斜抖动，那些大小匀称、浑圆
完好的豆子，就“跑”到承接的器物里。这些
颗粒饱满的黄豆便是做豆酱的原料了。

母亲将选好的黄豆洗净，倒入水里浸泡，
待发胖后放入锅中煮烂，再将煮烂的豆子捞
起，滤干水，待豆子变凉，均匀地拌上面粉。
把拌了面粉的豆子倒进竹匾里，均匀地铺开，
上面盖一层野地里割回来的黄蒿，将竹匾放
入不通风的屋子里。几天后，黄豆开始起霉
点，长黄绿色的毛，长长的毛连在一起。家乡
人把这种发了霉的黄豆，称作酱豆。

母亲把酱豆放在太阳下暴晒，晒到坚硬
的程度，将之放入坛内，水烧开，放入适量的
盐，待盐水凉透后倒入坛内，以完全淹没酱
豆为限，再用长长的竹筷子搅匀，最后用一
块干净白纱布封住坛口，以防苍蝇、蚊虫、灰
尘掉进来。

母亲将坛子安置在屋檐头一个晒酱的
木架上，接受太阳的暴晒，每天都用长竹筷
搅拌一次酱浆，还要及时补充温开水，加入
辣椒、蒜瓣、生姜片等并调整其咸淡口味，使
其变得稠和滋润，夜里也不端进屋内，仍放
在室外让它“吊露水”。

直到个把月的日晒夜露，酱缸里的酱料
便会由稀变浓，酱的颜色也由土黄色变成栗
红色，酱缸里泛出一层油油的光，老远就能
闻到酱脂香气，诱人至极。用手指蘸一点放
到舌尖上尝尝，鲜香、醇厚、爽口，那该是阳
光与清风的鲜与香，星光与月色的美与甜
吧。至此，晒酱才算大功告成，母亲把晒好
的酱放入小瓮里，上面用熟香油封头，再封
好口藏入阴凉处，以备长年食用。

宋朝陶谷《清异录》称，酱，八珍主人也、
醋食总管也。由此可见，古人是把酱看作调
味的统帅的。酱的吃法五花八门，将葱卷入
烙饼蘸酱吃，大葱香辣，烙饼酥软、酱香醇
厚。有“大葱蘸酱，越吃越胖”的说法。早上
喝粥也拌上酱，咸鲜香辣，爽口生津。将梅
豆、黄瓜、辣椒放在酱里腌过，拿出来就可以
生吃，鲜香四溢，风味独特。家里炒菜，不论
荤素，放上一点晒酱，如炖豆腐干、红烧鱼
肉，烧出来的菜不仅颜色好看，而且美味诱
人，让人食欲大开。

故乡的酱，柔和、绵长，那是家的味道，
弥漫着母爱的芳香，陪伴着我走过儿时艰难
的岁月。如今生活条件好了，再也不为吃喝
扰心，勤快惯了的母亲仍然坚持每年晒一缸
酱，我每次离家，都不忘带上一瓶。有母亲
的酱相伴，生活中就多了几分幸福与感念。


